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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漁山為修士前與佛道兩教的關係

* 章文欽，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8屆（2001-2002）學術研究獎學金獲得者所做課題論文。

中國士大夫與佛道兩教，尤其是與佛道兩家思想的關係，由來已久。早在東漢末張道陵創立道教以前，

神仙說流行之初，文學之士中便有一派，“祇以神仙、仙山或帝鄉來寄託自己的情懷，不必信其為必有，

或可求底，這派可以稱為騷人派。”(1)如屈原的《離騷》以深沉的道家思想寫其騷人情懷。又如賈誼的悲觀

愁怨情調，司馬相如的瀟灑出塵之想。佛教傳入以後，士大夫與高僧往還，史不絕書，如晉代慧遠與蓮社

諸賢往還。禪宗興起以後，則有王維的詩畫禪，白居易、蘇軾的禪悅。入宋以後，會通儒釋，以至三教同

源的思想逐漸發展。沿至明代，三教合一的傾向越來越明顯。

吳漁山的十一世祖吳訥，晚年辭官歸里以後，過妷“松扉敲月訪舊友，禪房啜茗譚真空”的隱居生活。

南朝齊永明中，有龍虎山道士張道裕隱居虞山，棲於致道觀丹井，訥作〈題虞山丹房圖〉詠其事云：“虞

山高哉幾千尺，屹立巍巍倚空碧。中有山人號中陽，燒丹避世全形跡。晴空煜煜丹光浮，丹房正對西湖

頭。⋯⋯丹砂石髓藏深崖，瑤草琪花滿幽路。⋯⋯君不見蓬壺渺渺稱神仙，古今馳慕求長年。陰陽妙合聚

復散，海波日日多桑田。中陽一去不復返，星移物換俱茫然。獨存長松覆荒井，至今夜夜聞啼鵑。”(2)可知

這位從祀子游祠的儒學名臣，對神仙服食之說雖然感到渺茫，受釋道兩教的影響郤顯而易見。明清易代之

際，士大夫多以習儒、參禪、學道兼通三教為榮。明遺民中，逃禪與禪悅，一時成為風氣。江南、滇南和

嶺南，可謂千里同風。漁山江南師友與佛道兩教的關係，便是這一時代的產物。有明於此，始可進而瞭解

漁山為修士前與佛道兩教的關係。

漁山的詩學之師，被陳寅恪先生稱為“曹洞宗

之詩翁禪伯”的錢謙益，字牧齋，出身於江蘇常熟

一個世代奉佛的士大夫家庭。其父曾奉祖母卞淑人

之命罄產倡緣，復新虞山破山興福寺。崇禎十五年

（1642）謙益以聚沙居士之名，作〈破山寺誌序〉

述其與釋氏的因緣稱：“余為兒時，每從先君遊破

山寺。⋯⋯長而卒業，壯而縛禪，棲息山中，往往

經旬涉月。⋯⋯齋鍾粥鼓，未嘗不髣煆在夢想中

也。⋯⋯塵網羈紲，餘累未畢，未能以殘生暮年，

遂樂天草堂之約，俛仰今昔，為掩卷太息者久

之。”(4)

在漁山從遊的歲月，牧齋已從 言事敵的新貴

回復為矢志復明的遺老，外則以遁歸空門自託。

漁山江南師友與佛道兩教的關係

陳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談到士大夫之禪

悅及明遺民之逃禪，揭示亂世與宗教信仰的關係稱：

“人生當得意之時，不覺宗教之可貴也。惟當艱難困

苦顛沛流離之際，則每思超現境而適樂土。樂土不易

得，宗教乃予以心靈上的安慰，此即樂土也。故凡百

事業，喪亂則蕭條，而宗教則喪亂皈依者愈眾，宗教

者人生憂患之伴侶也。”(3)漁山在江南故鄉的師友，

本多為服膺儒學熱心功名之士，經歷明清易代的滄桑

巨變之後，多成為山林隱逸，滿懷家國身世之感，佛

道兩教遂成為他們人生憂患之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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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齋有學集》中載高僧大德，如憨山德清、空隱

道獨、覺浪道盛、蒼雪讀徹、天然函 、藥地無

可、澹歸今釋諸名輩，牧齋或序其集，或銘其塔；

或書函往還，或和韻唱酬。撰述動悉禪機，拈放皆

成妙句。牧齋晚年復箋釋藏經，成《楞嚴蒙鈔》、

《心經蒙鈔》各一卷，《金剛蒙鈔》三卷，《內典

文藏》一百卷，採拾極博，其收藏佛藏足稱弘富，

實有以致之。(5)

牧齋家富藏書，所藏道藏，載於《絳雲樓書

目》。吳江朱鶴齡曾館於其家，有〈呈牧齋先生〉

詩云：“山堂半似野人家，聞拾瑤芝遺鬢華。玉佩

罷來裁羽服，琅函鈔後飯胡麻。丹房祇許調霞杵，

近景誰當挽日車。藥圃竹洲堪送老，休論猿鶴與蟲

沙。”(6)可知牧齋晚年與道教亦頗有因緣。

與漁山同學於錢謙益之門的同里毛子晉，於佛

老二氏亦頗有因緣。崇禎十四年（1641），牧齋六

十壽誕，避客於毛氏湖南草堂，子晉為開法筵，供

貫休十六應真以祝延。順治十六年（1659），牧齋

追憶其事，有句云：“書閣清齋初度辰，祝延酹酒

最情親。貫花貝葉繙長壽，炊飯香杭請應真。” (7)

毛氏汲古閣於錢氏絳雲樓大火後巍然獨存，中

藏四庫及佛道兩藏，皆南北宋內府所遺。又有金元

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見。子晉日坐閣下，手翻諸

部，讎校偽謬，次第刊行於世。子晉有淵明、樂天

之風，與耆儒故老黃冠緇衲十數輩為佳日社，遊眺

唱酬以為樂。吳梅村曾作〈木蘭花慢〉詞為壽，有

句云：“爭傳殺青奇字，更五千、餘偈叩南能。夜

坐蒲團佛火，春風茵閣書聲。”(8)五千餘偈喻其所刻

佛藏之富，南能指創立禪宗南宗的六祖惠能。蒲團

佛火則寫其居士生涯。而王士禛〈送毛斧季歸常

熟〉詩首聯“昆湖有真隱，金粟緬高風”(9) 則以精通

佛法傳為金粟如來轉心的維摩詰居士喻子晉。

與漁山同庚同里同學畫於王時敏、王鑑之門的

王石谷，與佛道兩教的關係較漁山尤深，且一直保

持到晚年。石谷姓王而善畫，時人每以畫禪王摩詰

為喻。如陳維崧應石谷之請，作〈木蘭花慢〉詞，

為虞山張以韜壽，句云：“王維今日畫中禪，說爾

最豪賢。”(10)石谷平日好遊僧寺，笪重光曾邀石谷至

常州，“維舟河干，絕賓朋，恣遊賞，徘徊於禪房

仙觀。”(11)復好與僧侶遊，〈清暉贈言〉中僧侶於石

谷有題贈者為釋興渤、釋德立、釋曉青、釋元立諸

輩。元立〈謝畫黃山圖〉云：“訂交三十年，往還

多尺牘。今更繪新圖，黃山峰五六。⋯⋯欲辨此中

嘉，山僧舌已禿。”(12)此外，吳正治贈詩題云：“我

聞王石老在秣陵小齋結夏，筆墨快友，相對晨夕，

豈不可以忘暑乎？”(13)結夏為中國佛教習俗，從陰曆

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禁止僧尼外出，在寺院

內坐禪學法，稱為安居或坐夏，結夏為安居的開

始。可知石谷所參為居士禪，不止是一般的禪悅。

然而，石谷與道教的因緣似乎較佛教為深，其

別號為烏目山人、耕煙散人。烏目山為虞山的別

稱，自古號稱神仙窟宅。元黃公望，字子久，號大

癡，善畫山水，以虞山為粉本，傳晚年遊華山，憩

車箱谷，吹仙人所遺鐵笛，白雲滃起足下，擁之而

去。石谷之畫，傳子久衣缽。同里蔣拱辰謂其“紫

芝眉宇，玄圃豐神”，生就一副仙風道骨，時人每

以子久為喻。如太倉王攄（時敏第七子）賀石谷六

十初度詩云：“吾谷霜楓故鄉樹，錦繡千層裹煙

霧。大癡曾此醉湖橋，天然畫本留真趣。笛聲吹動

華山雲，仙去人間不可遇。四百餘年幻出君，遊戲

重來拂絹素。⋯⋯拂水巖，破山寺，其間清淨無泥

滓，長歌采芝自此始。”(14)石谷八十壽誕，錫山瞿天

賚作小令十首以賀，句云：“東王公道似咱，西王

母道似咱，便對華封人善祝也未稱誇。須知吮霜毫

久已飽丹砂，便造到八百彭年也當耍。”(15)蓋以南極

仙翁為喻，足令石谷飄飄欲仙矣。石谷既成謫仙

人，其畫自然充滿神仙道氣。惲壽平之父明曇〈山

水圖歌贈王石谷〉句云：“琴川王郎年正少，放筆

往往稱神妙。⋯⋯此時窺圖發新賞，高興半落雲沙

間。何處覓丹梯，何方種瑤草，煙霞四壁吾將老。

援琴待掃十丈綃，坐我雲邊弄仙島。”(16)明曇本名日

初，號遜庵，為明遺民中之長輩。觀石谷之畫，令

其亦有飄飄欲仙之感。

漁山的儒學之師太倉陳瑚，字言夏，號確庵，

本係以經師為人師之理學醇儒，明清易代之變，令

其人生信仰亦發生變化。陳垣先生述明遺民之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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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謂文祖堯於崇禎末官太倉州學正，“與鄉大夫

陸桴亭世儀、陳確庵瑚，以道學相標榜。與蒼雪雖

鄉人，道術實不相合，一旦國難，乃棄橫舍而住伽

藍，平時水火，患難時則水乳也。”(17)確庵對佛教態

度的變化，亦與祖堯相類。錢牧齋有詩題為〈己亥

夏五十有九日，靈巖夫山和尚偕魚山相國、靜涵司

農枉訪村居，雙白居士、確庵上座諸清眾俱集，即

事奉呈四首〉。己亥為順治十六年（1659），靈巖

夫山和尚蓋為蘇州靈巖山寺高僧。魚山相國即熊開

元，南明隆武朝大學士，事敗棄家為僧，從弘儲繼

起和尚隱於蘇州靈巖，名正志，號檗庵。上座本指

參禪僧中的首座，多用作對禪僧的尊稱，確庵時館

於毛氏隱湖草堂，牧齋蓋以之為居士，故尊稱上

座。其詩第一首句云：“四眾諸天擁道場，迢然飛

錫指江鄉。”(18)四眾、清眾蓋指同集法筵的出家、在

家諸輩，而確庵在其中。牧齋還在〈錢梅仙詩序〉

中勸告確庵：“禪誦暇豫，采花釀酒，以江村一

畝，當河渚之醉鄉。”(19)禪誦謂誦讀佛經。可知確庵

之講學生涯，已帶有禪悅的意味，蓋與牧齋之誘導

不無關係。

王時敏字遜之，號煙客。崇禎間官至太常寺少

卿，又稱王奉常，與確庵同里，為漁山畫學之師。

時敏同當時許多士大夫一樣，以學兼三教為榮。其

〈中州陳簡庵索題手書先公行狀後〉稱：“參政公

德備四科，學融二氏。其徽猷懿行，良足振耀千

古，映徹九泉。” (20)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

學，即孔門之學。備四科而融二氏，正是時敏所追

求的當時較為正統的士大夫思想。牧齋曾覆書時敏

稱：“紙窗竹屋，佛火清熒。⋯⋯衰殘窮蹇，歸心

法門。辟如旅人窮路，迫思鄉井。⋯⋯來教以導師

見推，良為跼蹐。”可知時敏之於釋氏，實以牧齋

為師。順治八年（1651），時敏六十歲時，在師涇

村築西田別業，牧齋為作〈西田記〉，稱其“中祠

純陽，法筵精潔”，又謂“三災起時，壞劫不至四

禪。西田以一畝之宮，劫火近銷，兵輪遠屏，此世

界中之四禪也。舍利弗不能見佛士嚴淨，螺髻梵王

見如自在天宮。主人通西方《觀經》，妙達圓淨。

如佛所言，或有佛士，以園觀臺觀而作佛事，安知

此土非寂光於四土中示現？”(21)蓋謂時敏精通佛法，

勤於梵修，西田將成佛土。吳梅村於此亦有同感，

其〈王煙客招往西田⋯⋯賞菊二首〉句云：“轉眼

東籬有何意，莊嚴金色是空王。”〈和王太常西田

雜興八首〉則云：“畫將松雪花溪卷，補入西田老

衲衣。”(22)時敏以“西田老衲”兼畫學宗師，其畫跋

中每以禪說畫。其〈題自摹浮巒暖翠圖〉稱：“余

少時曾於吳門見之，既聞歸京口張太學修羽。時有

要路計將強取，遂托言為祝融所奪，秘不示人，更

如慶喜之於阿問佛，一見更不再見矣。”時敏於己

作每多謙抑之辭，如〈題自倣子久浮巒暖翠圖〉：

“如余孤陋踡跼，兼又不能懇習，安望其脫窠臼而

臻化境。”化境之說，源於道家和禪宗，始於董其

昌而興於王時敏。時敏於王石谷力為推挽。盛稱有

畫“意動天機，神合自然，猶如禪者徹悟到家，一

了百了，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又有〈題玄照倣

梅花道人畫〉，盛稱王鑑所作“正如大乘菩薩現身

百佛世界，八相成道，小果人天視之，惟有頂禮贊

歎而已。”(23)

王鑑字玄照（後以避康熙帝諱改字圓照、元

照），號湘碧，又號染香庵主，與時敏同里，同為

漁山畫學之師，其生平行事，亦兼容二氏。曾為石

谷之父雲客作像贊稱：“其性好逸，不乘車而戴

笠。其志倦遊，故適隴而騎牛。⋯⋯所最明者出處

之科，因並免於甯戚之扣歌。雖令子之絕藝遠出乎

戴嵩之上，而乃翁之高致願從乎李耳之徒。”(24)雲客

蓋前朝遺逸而逃於老氏者，故令玄照傾慕如此。玄

照與釋氏亦頗有緣，崇禎間以強仕之年自廉州太守

罷歸以後，即“絕聲色，不異老僧，蕭然世外。”(25)

至順治十七年（1660），年六十三，於乃祖世貞弇

山園之北築室二楹，“僅可容膝，窗外悉栽花竹，

聊以盤薄。奉常煙翁過而顏之曰‘染香’，蓋取

《楞嚴經》中語也。從此閉關，日坐蒲團，焚柏子

一爐而已。”(26)

然而玄照在禮佛參禪之中，仍然交織妷對老莊

之道的嚮往。順治十三年（1656）五十九歲時，

“六月避暑半塘，無聊晝寢，忽夢入山水間，中有

書屋一區，背山面湖，迴廊曲室，琴書蕭灑，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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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疏，宛似輞川。軒外卷廉，清波浩渺，中流一

叟，乘棹垂綸，曠然自得。予趺坐中堂，觀左壁

畫，乃思翁筆，幽微澹遠，不覺撫掌贊歎。遂爾驚

醒，鼻端拂拂猶作異香，令人有天際真人之想。”

遂有〈夢境圖〉之作。(27)玄照之夢境，猶如莊周之夢

蝶，皆達於物我俱化之境。而染香庵的營造，可以

說是玄照在現實中重現其夢境的又一努力。康熙十

三年（1674）玄照七十七歲時，石谷攜弟子楊晉至

染香庵拜謁。楊晉為繪小影，石谷補景，畫面上玄

照黃冠道服坐於染香庵前的花竹間，“望之疑若神

仙”，這時玄照已患中風，三年後病逝，“遺命以

黃冠道衣殮。”(28)傅山曾以“山中不誦無衣賦，遙伏

黃冠拜義旗”的詩句來表達明遺民志節，玄照之

“黃冠”正屬此類。

漁山的音樂之師陳岷，字山民，江蘇雲間（今

松江）人。明亡後在蘇州葑門外築葑溪草堂，隱居

以終老。王時敏曾有〈贈雲間陳山民〉詩，句云：

“客遊荏苒忽經秋，硯匣隨身倚寺樓。風送梵音心

寂寂，雨牽鄉夢夜悠悠。”(29)蓋謂其曾客遊他鄉，寄

宿僧寺，而“風送梵音心寂寂”之句，則為其禪悅

的生動寫照。

武進惲壽平，名格，號南田，與漁山同儕於清

初六家之列，同膺詩書畫三絕之譽，同以遺民終其

身，並曾一同作畫。壽平早年即隨父抗清，崎嶇閩

浙粵間。十六歲時，在閩北建寧之役與父兄相失。

父日初，字遜庵，時已削髮為僧，法名明曇，號古

曲阿間叟。壽平被清閩浙總督陳錦收為養子。四年

後陳錦被殺，錦妻攜壽平扶柩歸葬，途經杭州靈隱

寺，大作佛事，為陳錦超度亡靈，壽平從僧眾中發

現其父，經該寺住持具德和尚設法，謂此子慧根極

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壽平遂在寺中落髮為

僧。不久隨父歸里，易寬袍大袖，日受督課，學乃

大成，以賣畫養父。遜庵則僧服講學以終。王時敏

第五子抃曾就其經歷譜成劇本《鷲峰緣》。壽平歸

里以後與佛教仍然保持極深的因緣。順治十八年

（1661）書《發願文》冊內稱：“秉佛教優婆塞演

揚華嚴聖典，現生求願，弟子惲格謹至心五體投地

稽首和南，皈依華嚴教主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世

尊，皈依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世尊，皈依千百億化身

釋迦牟尼佛世尊，⋯⋯弟子惲格，業識凡夫，器根

鮮薄，由無明習，感想熏障，緣交通違大智境趣，

煩惱海一生波波無出纏日。乃今聞毗盧遮那如來名

號，得聞大方廣佛華嚴經於此，無上甚深，微妙聖

典，受持讀誦，深心信解，兢兢愧恐，慚歎自艾，

涕汗齊湧，於是刳心掃腑，畢誠歸向大行普賢大願

王，發廣大心，依創十願，以普賢菩薩威神故、大

慈愍故，加護我身，令此願於現在生中即得成就，

永無退失。”(30)蓋誦讀《華嚴經》後所立誓願，下有

十願條文，深得圓融妙諦，為參居士禪之慧業極深

者。

康熙三年（1664）蘇州靈巖退翁和尚（繼起弘

儲）六十壽辰，壽平隨父至山寺祝壽作〈靈巖山

圖〉為賀，遜庵則以古曲阿間叟明曇之名，為作

〈靈巖山賦〉。壽平在卷尾自題：“先香山翁曾為

和尚寫〈靈巖圖〉，題其幀首曰：此山之趣在背，

寺之趣在面，水之趣在天。⋯⋯今追用此語，直寫

正峰，自落紅亭以上，剪取芙蓉城一片爾，而全形

具焉。如須彌山七寶所成，上下四旁各有一種色，

色色不同，所見皆須彌也。呈老和尚鑒之。”(31)香山

翁指惲向，字本初，壽平堂伯父兼畫學之師，亦明

遺民。退翁和尚為禪宗臨濟宗第三十二代傳人，出

家在明末，明亡後以耿耿至性收拾殘山剩水之局，

全祖望稱其為浮屠中之遺民，以忠孝作為佛事。壽

平以明遺民兼孝子而參居士禪，深契老和尚之心。

然而，壽平之思想實為儒釋道之混合物，出入

儒釋之外，於道家亦頗有因緣。沈德潛謂其“工畫

山水，花卉兼擅，比之天仙化人。”(32)壽平有〈題畫

贈無外師〉稱：“絕俗故遠，天遊故靜。昔人云咫

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其意安在？無公天機幽妙，

倘能於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便足駕黃王而上

矣。” (33)無外蓋為黃冠而耽於畫者，天遊、天機云

云，類道家語，黃王指黃公望、王蒙，可謂以道說

畫。而壽平之題畫詩，多用神仙道家語，茲略舉數

首，以概其餘。〈同毛稚黃在巢青閣逢余體巖鍊師

即席為圖題扇〉句云：“我逢余鍊師，古杖方竹

根。雙眼鑄日月，一身浮乾坤。座中談參同，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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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不言。借爾採藥劍，叩我無關門。俄頃偏帝庭，

半榻通桃源。”〈椿林水仙圖〉：“鮮霞舞金鳳，

翠雲蟠赤虯。百仞見枝葉，八千為春秋。玉節交翠

旗，金幢下瓊樓。群真會瑤海，采芝臨丹丘。”

〈罌粟〉之二：“丹臺珠樹綠雲遮，仙苑新開四照

花。飄渺靈妃乘翠風，銖衣都剪赤城霞。”〈荔

枝〉之一：“瓊漿原道出仙家，點點枝頭映日斜。

絳雪一斟無六月，安期漫說束如瓜。”(34)

以上所述，僅為漁山師友之較重要者。至於其

他師友，或限於篇幅而不贅述，或在論述漁山為修

士前與佛道兩教的關係時一併述之。

漁山為修士前與佛道兩教的關係

陳垣先生在〈吳漁山生平〉一文概括漁山平生

的宗教生活稱：“吳司鐸在世凡八十七年，其從魯

日滿司鐸遊，年四十五，適為有生之一半。人徒稱

其晉司鐸後傳教三十年，而不注意其晉司鐸前修道

已七載，修道前從西士遊者又有六七載，當其未從

西士前，與禪友契合者又十載，未結禪友之先，又

從道學大師陳瑚講改過遷善之學。”(35)文中有“吳漁

山之禪友”一節，闡述漁山與蘇州興福庵證研、默

容、聖予諸和尚之關係。

筆者略有補充的是，漁山之與禪友往還，既有

逃禪的性質，又有參禪的成份。與此同時，其思想

中又頗受道家的影響。漁山於康熙十四年（1675）

作〈仙山樓閣圖〉，題詩云：“家本眉山一老禪，

烹茶介壽小春天。不勞西望傳青鳥，自愛東棲托白

蓮。庭覺種松將百尺，廚逢施粟未三錢。今朝六十

蒲團過，梅萼先舒月又圓。”(36)最能體現其當年亦釋

亦道的思想傾向。下面分別加以論述。

一、與佛教的關係

漁山與佛教的關係，最重要的仍推與蘇州興福

庵僧證研、默容、聖予的關係。興福庵舊名集福

庵，位於蘇州城內西北隅嘉魚坊，建於南宋嘉定年

間，明宣德年間重建，後廢為葉氏別業。順治十二

年（1655），“僧證研買地復興，金文通之俊建藏

經閣，改今名。” (37)康熙三十八年（1699），張景

蔚題漁山〈興福庵感舊圖〉稱：“漁山愛逃禪，日

與僧往還，故興福庵中其所畫最多，極得意者〈雪

山圖〉與此卷也。蓋漁山之畫，直以天地為粉本，

精神為筆墨。今人不可端倪，得畫家無上一乘，竟

將靈鷲一支分來矣，豈人間所有哉！”(38)〈雪山圖〉

作於康熙六年（1667），款題：“澗瀑冰泉咽又

嗚，四山飛雪入窗明。自甘僵臥茅茨裡，州縣無求

識姓名。”“予從梁溪至吳門興福精舍，快雪中默

公屬寫此圖。” (39)默公即默容，為證研大弟子，漁

山、陳岷、許之漸禪友，從漁山學畫，復耽於詩。

漁山為明遺民，甘為山人以沒世。其寄跡僧寺，亦

有所托而逃，遂與默容有水乳之合。王時敏題圖

稱：“漁山〈雪圖〉簡澹高寒，真得右丞遺意。默

公孤情絕照，氣韻相同，故宜其殉知之合乃爾。”(40)

正所謂“知徒莫若師”。

〈興福庵感舊圖〉作於康熙十三年（1674），

為悼念默容而作。自題長識稱：“吾友筆墨中，惟

默公交最深。予常作客，不為話別，恐傷折柳。庚

戌清和遊於燕薊，往往南傳方外書信，意甚殷殷。

辛亥秋冬，將欲賦歸，意謂同此歲寒冰雪。而未及

渡淮，聞默公已掛履峰頭，痛可言哉！自慚浪跡，

有負同心，招魂作誄，未足抒寫生平。形於絹素，

泚筆隕涕無已。”附題五律二首云：“郤到曇摩

地，淚盈難解空。雪庭松影在，草沼墨痕融。幾樹

春殘碧，一燈門掩紅。平生詩畫癖，多被誤吟

風。”“漁雁幾曾隔，賦歸遲悔深。自憐南北客，

未盡死生心。癡蝶還疑夢，餓鳥獨守林。雲看無限

意，何事即浮沈？”畫面上興福庵寺外坡石寒林，

牆內孤松獨鶴，禪堂几陳經卷，寂無一人，滿目淒

清，表達了漁山思念亡友的悲涼心境。卷末許之漸

題稱：“默容上人為證公大弟子，幼習毗尼，愨誠

嚴淨，不苟言笑，梵誦經之餘，酷嗜觚翰，與漁山

吳子、山民陳子諸高士友善。余每過吳門必過興

福，坐對輒竟日，從無矯拂及脂韋之習，以是器重

之。西秋別去，時方佐證公創經閣，將瘏盡瘁，閣

垂成而西逝。余與漁山師橈南渡，得其幻去之信，

憮然久之。今壬子夏復啟故關，感其去來之速，而

願果之未成，詩以悼之，並示證公、漁山。”(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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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之漸字青嶼，江蘇武進人。順治進士，官御

史，號敢言。康熙初以出名為李祖白《天學傳概》

作序，受楊光先劾湯若望案波連罷官。四年

（1665）歸里，與漁山、默容往還甚密。八年己酉

（1669）秋，別默容於吳門。次年庚戌（1670），

湯若望案即白，奉詔進京，與漁山同往。十年辛亥

（1671），默容以抱病助證研創建藏經閣，盡瘁而

卒。之漸與漁山同歸，未及渡淮，遽聞默容示寂之

信，人琴之痛，久未能已。十一年壬子（1672），

之漸作〈悼默容〉詩並序；十三年甲寅（1674），

漁山作〈興福庵感舊圖〉並題詩其上，以抒寫對共

同的禪友的悼念之情。漁山贈默容的畫作復有〈倣

古山水冊〉十幀，作於康熙五年（1666）四月，款

題：“予從苕霅歸，過吳門訪默公，留於興福精

舍，不覺兩月。以去春索畫素冊，早晚戲弄筆墨，

遂得十幀。顧資鈍腕拙，未能夢見古人，聊供嗢噱

耳。”次年而庵徐增題稱：“漁山嘗為余畫〈桃源

圖〉妙極，茲又為默公寫此冊，每一幅倣古一人，

無不得其神髓，使宋元諸名家從紙上躍出。⋯⋯默

公亦善畫，與漁山有水乳之合，故畫妙至此。寄語

默公，須寶藏之，勿輕示人也。”

默容圓寂後，漁山復於康熙十四年乙卯

（1675）九月題此冊：“吾禪友默容，從余繪事，

有志於詩學，使其早得三昧，當以弘秀名聞。不幸

掛履高巖，其命矣夫！壬子年來，每過興福，輒為

隕涕。其徒聖予，喜其復修家學，一燈耿然，默容

為不亡矣。此冊往予為默容所繪，今潤色並及

之。”同年十二月，許之漸亦題冊稱：“虞山吳子

漁山，以筆墨妙天下，直入古人堂奧，無多讓也。

每有所得，正如山中白雲，自堪怡悅，聞亦持贈二

三知己。⋯⋯其過吳門，必止興福默容精舍，閉戶

簡出，一日之跡，頗有流傳。默容既逝，漁山人琴

之痛，如過西州門者且經三歲。其徒聖予，能繼厥

師之志，欲裝潢成冊，以志不朽。漁山畫在天壤，

默公一點靈光，亦與此冊並借天光雲影，亙古如

存。聖予其寶之，以光常住可乎？”(42)

苕霅為吳興的別稱，從漁山此冊原題可知，其

師自吳興，留於吳門興福精舍，在康熙五年四月，

題中謂默容“去春索畫素冊”，則漁山之與默容往

還，始於四年（1665），至漁山與之漸續題此冊，

正好十年。漁山之於默容，誼在師友之間。默容既

沒，聖予繼乃師之志，復恆招致漁山，並與漁山、

之漸成為禪友。漁山謂其“復修家學，一燈耿然，

默容為不亡矣。”雖謂愛屋及烏，然非尋常套語，

大約亦在十四年（1675）冬，漁山有〈次韻和許侍

御〈仲冬六日集同人於興福精舍，聽王謂春說書，

時聖予客松陵，有寄懷之句〉，余嘉平七日至，聖

公已歸，賦此〉之作，詩云：“聞道吳江雪又飛，

愛吟楓落滯將歸。寺門鶴守空臺月，徑竹風吹醉客

衣。詩酒易忘賓共主，古今難說是耶非。我來恰遇

還山日，茗宛泉香夕未稀。”(43)可知聖予亦能詩，漁

山和之漸時與其在興福精舍為文酒之會。

同年十月，漁山復有〈澗壑蒼松圖〉，款題：

“興福證公，於乙卯小春六十初度，寫澗壑蒼松，

喜有虯龍之勢，飽百千年冰霜也。用以獻壽，未知

少似坡公怪石供否？”(44)證公即證研。松為志節之象

徵，亦寓長壽之意，漁山以此圖為證研賀壽，可證

其志節人品，有足為漁山欽羡者。而漁山與興福庵

僧，自證研、默容至聖予，可謂交凡三世矣。

漁山之禪友除興福庵證研祖孫外，還有燈公。

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十二月，漁山作〈倣倪高

士山水圖〉款題：“甲寅嘉平廿日與諸同人再訪燈

公於拈笑齋，即限韻五言以贈，兼寫迂叟春杪半

樹，少佐詩興。或詩似坡翁，聊當怪石清供之

耳。”詩云：“到寺紅塵隔，憑看湖晚天。吟詩當

臘後，𤍤茗及春前。鐘動半城月，雪沈萬井煙。尊

窺來熟客，隨意話年年。”次韻題圖者有陳帆、陳

文炤、陳維城及伴石頭陀諸人。其中伴石頭陀題識

稱“辛酉（二十年，1681）十一月四日從浙右過春

水閣止宿。燈和尚出此屬題，率爾次韻聊供一

笑。”(45)至於燈公為何許人，陳垣先生謂：“燈公是

否證公，且證燈孰是，未見原跡，未便懸擬。惟拈

笑齋詩並載《墨井詩鈔》，詞句小有異同，甲寅為

乙卯之前一年，燈證為迻錄之偽，宜若可能也。”

又謂：“燈公疑即證公，或傳寫訛也。”(46)

然而，朱彝尊於順治十八年（1661）辛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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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集燈公房聽韓七山人昌彈琴，兼送屈五還羅

浮〉詩，內云：“韓生燕市來，夜向招提宿。本是

悲歌擊築人，援琴為鼓清商曲。安弦操縵夜三更，

良久徘徊不出聲。⋯⋯聞道清商固最悲，不如清角

更淒其。一彈試奏思歸引，再轉重愁雙燕離。此時

晨鍾猶未撞，月露霜華滿深巷。四座無言歎息頻，

篝燈欲滅風昇降。羅浮道士思幡然，忽憶朱明舊洞

天。種得梅花凡幾樹，泥成丹 已千年。雲山告歸

從此始，四百三十二峰裡。入海能馴海客鷗，攜琴

便駕琴高鯉。”(47)韓昌字石井，直隸宛平人。父位，

崇禎間講學於朝，明亡後浮海不知所終。石耕與兄

分走東南海濱求之不得，遂客江南，終身不娶。屈

五即番禺屈大均，號翁山，其〈韓石耕哀辭〉稱，

石耕“貧甚，恆寄食於人，不合輒去。旁無僮僕，

惟與一琴臥起，朝夕不離。其所為琴，多奇聲變

調，激昂嗚咽之音。然絕自矜重，無人乃彈，有人

則止。嘗云：‘吾不欲以末葑求知音。’⋯⋯辛丑

秋，予將南歸番禺，石耕聞之，從平湖至於秀水，

以為予能守布衣之節，以文傳道，與其父同一流

人，既已定其交久矣。此行五千餘里，豈可不出其

琴以為知己之歡娛乎？予大喜，焚香再拜，石耕穆

然久之。初為〈思美人〉，繼為〈白華〉，終為

〈離鸞別鵠〉，皆其所自作之操。彈至夜分，淚灑

灑沾襟，不知宮商之遂亂也。曲未終，相與別去。

去之兩月，有客自西浙而來，則言石耕遘疾以沒

矣。”(48)可為朱彝尊詩之本事。朱彝尊字錫鬯，號竹

坨，浙江秀水人。曾祖國禎，泰昌、天啟間官大學

士。彝尊為明遺民之中道委蛇者。壯歲欲立名行，

主山陰祁班孫、理孫兄弟，結客共圖恢復。魏耕與

祁氏兄弟通鄭成功之獄，幾及於難，事解乃賦遠

遊。屈大均自明亡後出入釋道，曾東至會稽，參與

魏耕、祁班孫通鄭成功之謀。順治十八年夏通海之

獄起，魏耕與祁氏兄弟皆被捕，彝尊與翁山避禍於

秀水。同年秋翁山將自秀水返粵，遂有同集燈公山

房聽韓昌彈琴送別之舉。此外，彝尊還有〈送燈上

人〉詩及〈清平樂．秋夜宿燈公山房〉詞；曹溶則

有〈摸魚兒．金明寺訪燈公〉詞。(49)蓋皆以燈公為方

外交者。可知燈公為秀水某山寺僧，其人既樂與明

遺民往還，當為明遺民之逃禪者。漁山畫題跋既謂

“再訪燈公於拈笑齋”，則其在康熙十三年

（1674）以前，已與燈公往還。

漁山在與僧人往還期間，自號桃溪居士。除前

引康熙十三年甲寅〈倣倪高士山水圖〉款題“桃溪

居士吳子歷”外，十年辛亥（1671）六月，在許青

嶼寓齋晤蘭雪邵點，出行簏中久藏〈倣米山水圖〉

以贈，題款末署“桃溪居士吳歷並題”。(50)十四年乙

卯（1675）四月八日，倣黃公望晚年筆法作〈聽泉

圖〉贈侯大年，題詩云：“水繞溪回石路深，白雲

遮屋樹重蔭。山中不管鳴騶至，惟聽泉流淨客

心。”“九日晚窗桃溪居士吳歷又題。”又有〈題

畫詩〉云：“葉葉枝枝縱復橫，秋風秋雨入神清。

不須九畹同千畝，滿把吟看無限情。”“嘉平十日

晚窗，桃溪居士吳歷。”(51)款末未署年份，大約亦作

於這一時期。漁山既自號桃溪居士，蓋自視為未出

家而信奉佛法者。除與僧侶往還之外，與同為居士

之士大夫亦有往還。其中交往最密切者有許之漸。

顧文彬稱：“青嶼、漁山同入西教。”(52)陳垣先生已

指出其誤，謂：“之漸信佛，自號繡衣衲子。”童

一鳴則謂：“許之漸不過因出名為天主教作序，而

未嘗入教。晚年許之漸曾信佛，法名濟霖。”(53)康熙

十三年（1674）七夕後二日，漁山與之漸、邵點觀

荷待月。漁山作〈竹溪漁隱圖〉，之漸題七律一

首，上半云：“日暮熹微濕霖生，興酣喝月月不

行。樺燭淚歌復翳翳，蓮臺笑倚空盈盈。”(54)詩人與

漁山等觀荷待月，由蓮葉、蓮花而聯想到佛座蓮

臺，可謂同參詩書禪。

康熙十七年（1678），漁山作〈倣倪瓚寒山亭

子圖〉，題款：“天諶久嗜予畫，予懶未之應。今

坐臥其聽秋禪房十日，擬寫雲林生寒山亭子，不知

稍能解渴否？”(55)天諶其人雖生平未詳，然既以聽秋

禪房為室名，足令漁山坐臥經旬，亦當為士大夫之

參居士禪者。

二、與道教的關係

在清初，王摩詰（維）長齋奉佛、黃子久（公

望）變服入道同為士大夫所嚮往，漁山亦不例外。

從與其畫作相關的文字中，亦可見其曾受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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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順治年間， 同里有張春培者，精通醫道，利世

濟人，依虞山築室而居，花竹繞廬，時以詩酒自

娛。十六年（1659）秋，其草堂忽產芝數莖，五色

陸離，觀者以為休徵美報，漁山為作〈岑蔚居產芝

圖〉，後復題詩云：“十洲之島，金芝玉草。無地

不生，千年不槁。岑蔚之居，地靈所儲。燁燁紫

蓋，嗣興階除。唯德動天，草木氣先。何以誦之，

君子萬年。”錢謙益、吳偉業、嚴栻諸名輩皆有題

詠。其中吳偉業題辭云：“尚湖畔，虞山麓。幽人

廬，處士居。前楓楠，後梧竹。中一人，似黃鵠。

產靈芝，如赤玉。是其淑氣之所鍾，惟桃源之與烏

目。為神仙之所遊戲，而變現乎靈族。⋯⋯賴有黃

綺餘風，逍遙歌詠於紫芝之遺曲。”(56)

紫芝又稱珠芝或紫珠芝，與五德芝同為芝中的

草芝，傳說中的仙藥。葛洪謂：“珠芝其花黃，其

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極輒相連，而垂如

貫珠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

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有甘露，紫氣起數尺

矣。⋯⋯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

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57)漁山及

梅村所詠，正與此相合。漁山畫作屬於同類題材的

還有倣元代張子政的〈九芝圖〉，原為清宮所藏，

上蓋“嘉慶御覽之寶”，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58)產

芝、採芝與服芝，屬於道教之中品神仙餌服一類。

而作為道教上品的清淨無為的老莊思想，在清初演

為部份士大夫之高蹈塵外，遺世獨立，寄情山水，

嘯傲煙霞。其所作詩文往往以神仙、仙山或帝鄉來

寄託自己的情懷，屬於許地山先生所稱的騷人派。

這種情形在漁山的畫作中同樣得到反映。

康熙七年（1668），漁山等繪〈孟君易行樂

圖〉。孟君易又字君逸，湖北襄陽人，父輩移居江

南。滄桑之變後，徙居揚州，棄鉛槧而從事交遊。

圖中畫主鬚眉秀潤，手持羽扇，置身於青松白石，

清流翠竹之間，有飄然世外之想。婁東龍永直題詠

云：“性近煙霞骨有仙，松間竹下聽流泉。小山不

用賡招隱，結想幽樓已卅年。”崔華題詠則云：

“不耽詩酒不耽禪，羽扇科頭自坦然。收拾煙霞三

經裡，松蔭明月正中天。”(59)

漁山的忘年知友許之漸，晚年不但奉佛，而且

與道士往還，其《擊壤紀年箋》即由道士周天遊作

序。康熙十一年（1672），漁山為之漸作〈槐榮堂

圖〉，引首王時敏題“公槐瑞應”四字，尤侗為作

〈槐榮堂記〉，李楷作〈槐榮堂賦〉，宋實穎、吳

偉業等亦有題詠。(60)槐榮堂位於夫椒山麓，為之漸祖

居。相傳之漸父許中丞四歲時，其母錢太夫人在庭

中手植槐樹，指槐語中丞曰：“此槐覆堂，汝作都

堂。”中丞五十歲時，錢太夫人之言果驗，而太夫

人已逝去。其後許氏子孫家世的浮沈，都隨妷槐樹

的榮枯而變化。圖中巨槐鬱然挺立，堂中象服而坐

者為錢太夫人，冠帶侍立者為許中丞。吳偉業題詠

云：“高陽世澤指庭槐，曾挹仙家雨露來。已見清

陰垂奕葉，須知造化潤枯荄。孫枝並長參天勢，祖

幹猶傳柱石才。向夜定聞絲竹響，星精端許應三

臺。”漁山為作此圖顯然出於對錢太夫人洞測人生

的敬仰和緬懷。然而這段“公槐瑞應”的軼事，不

免讓人產生世事的榮枯變化，不過是物理之常自然

之理的感慨，祇有心無執著纔能拋郤世俗的煩慮，

達到莊子所提倡的純任自然安時順處的理想境界。

康熙十六年（1677），漁山為嘉定侯大年作

〈鳳阿山房圖〉，朱彝尊為題額，海內名流題詠殆

遍。 (61)侯大年名開國，號鳳阿，江蘇嘉定人，祖歧

曾，父涵皆明遺民。大年既壯，入太學，試京闈，

又試吏部，當得通判。非其所好，慨然有歸隱志，

思築室家園，列樹梧桐，以數椽居其間，名鳳阿山

房。漁山所繪圖中，高士閒居山林茅屋，坐看庭前

竹石野鶴，悠然自得。茅屋前後，挺立著兩株高大

蒼翠的梧桐樹。漁山題詩云：“回首當年鸞鳳遊，

卷殘孔語獨幽憂。商歌激烈寡相和，簪纓拋郤醉山

丘。”“而今所適惟漫爾，與物枯榮無戚喜。深林

不管鳳書來，終歲臥遊探畫理。”對侯大年堪破人

世間的榮辱，毅然歸隱山林，表示由衷的贊許。

鳳阿山房的梧桐和竹樹，使詩人們很自然地將

其與鳳凰和仙山聯繫起來。如梁佩蘭題詠云：“山

房准擬學丹丘，高對仙人十二樓。天上鳳凰長白

嘯，不勞凡鳥更啾啾。”虞稷題詠云：“萬個琅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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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梧樹，一丘未卜寫成圖。丹山舊穴今何處？零落

人間小鳳雛。”王晦題詩句云：“丹山本是棲鸞

地，碧樹今餘宿鳳枝。”在詩人們的筆下，這座雖

經籌劃而實未建成的鳳阿山房，成了令人神往的丹

丘和丹山一類的仙鄉；山房的主人，鳳阿先生侯大

年，則成了零落人間的鳳凰。

康熙十七年（1678），漁山為王 繪〈王丹麓

聽松圖〉，引首有杜首昌書“松溪”二字，後幅有

汪懋麟、冒辟疆、余懷、姜宸英等二十多家的題

識。 (62)王 字丹麓，浙江錢塘北里人。明亡後棄諸

生，杜門讀書，其讀書處曰霞舉堂。晚闢牆東草

堂，雜植卉木，架重屋曰丹樓，吟嘯其中。性好聽

溪上松，又號松溪子。王 以丹麓、松溪為號，以

霞舉、丹樓名堂，蓋深諳老莊神仙之道者。漁山所

繪圖中，畫主衣冠高古，風神俊爽，盤腿趺坐於青

松白石、清流谿壑之間，畫面和諧傳神，正是畫家

與畫主心靈相通的完美體現。民國初年，東莞張其

淦詠丹麓詩云：“北里產丹麓，東山築丹樓。九轉

丹欲成，愛此松風秋。松上雲懶眠，松下溪水流。

遂成〈聽松圖〉，一闕慎千秋。⋯⋯”(63)

漁山早年的若干畫作及詩作，亦頗受道家思想

的影響。如作於康熙十年（1671）的〈江天漁艇

圖〉，題云：“移舟日日展漁罾，水面桃花過幾

層。欲問仙源何處是，江天暮雨濕煙凝。”(64)作於十

七年（1678）的〈溪閣讀易圖〉題云：“溪閣虛明

緹幕高，閒來讀易反為勞。闌前水暖魚生事，松下

風吹鶴墮毛。”(65)見於《墨井詩鈔》的有〈贈唐茂宏

孝廉〉，詩云：“買得清溪六月涼，松風滿地水汪

洋。山中縱有丹書至，亦付人間夢短長。”〈題

畫〉詩第十六首：“萬山秋霽曉雲開，碧澗聳從樹

杪回。筆到自成高遁處，採芝應有綺黃來。”(66)

其後，漁山逐步專注於天學，出家為修士以

後，更努力排除不合於天主教義的中國傳統文化的

影響，如《三巴集．嶴中雜詠》第十三首，從澳門

西南的三山（上川島），聯想到秦皇漢武遺人至海

外三神山求不死之藥的往事，批判了歷代帝王迷信

神仙方士夢想長生不死的思想。但其早年所受的道

家思想的影響，直到晚年還有殘留。

康熙四十年（1701），王石谷七十壽誕時，漁

山作畫並題七絕三首以賀，第三首云：“還山端為

學春耕，牛背從今歸計成。今日壽君過自壽，煙霞

自古得長生。”(67)石谷在以布衣供奉內廷，主持繪製

〈康熙南巡圖〉之後，以六十八歲之年固辭官職，

自京師還故里。故《清暉贈言》所載石谷南還及七

十壽誕時，同人題詠頗有以老子騎牛過函谷關為

喻，如王抃（時敏第九子）句云：“滿袖煙霞雙鬢

雪，恍疑紫氣過函關。”蘇州蔡方炳句云：“卻思

隴上歸耕好，買個黃牛當馬騎。”“未著五千言道

德，莫疑函谷出關時。”(68)漁山用“牛背”之典，蓋

亦未能免俗。煙霞指雲氣或山水勝景，歷來為道教

養生家所重，沈約〈桐柏山金庭館碑〉有“吐吸煙

霞，變煉丹液”。《北史．徐則傳》有“食松餌

術，棲息煙霞”。古代山水畫家受道家思想影響，

強調以煙霞供養，石谷別號耕煙散人，即寓其意。

漁山此時雖早已出家為神甫，然在煙霞供養這一認

識上，與石谷仍稱同調，故其詩結句“煙霞自古得

長生”云云。

結　論

明清之際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流行的時

代，吳漁山江南故鄉的師友，本多為服膺儒學，有

志用世之士。明亡之後，多變成山林隱逸，滿懷家

國身世之感，佛道兩教遂成為他們人生憂患之伴

侶。這種情形，可視作漁山為修士前與佛道兩教關

係的背景。吳漁山在為修士之前，一方面，頗與佛

道僧侶及居士往還，自號桃溪居士，其與佛教的關

係，最初帶有逃禪的性質，然在母死妻亡，最投契

的禪友默容又過早示寂之後，頗有蕭然世外之想，

儻沒有天主教的影響，漁山本來有出家為僧的可

能。另一方面，道教中老莊清淨無為以及神仙服餌

的思想，亦對漁山早年有頗大的影響，直至晚年還

有殘留。四十五歲以後，漁山與西洋教士往還漸

密，終於在年垂五十時赴澳門三巴靜院學道，出家

為修士，完成了從儒釋道到天學的人生信仰的巨大

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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